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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三题 □ 合肥 吴玲

在钟离古城遗址
顺着斜坡往上走，不时需拨开一垄垄荒草与

庄稼。有步履矫健者，三步并作两步，须臾站在一

个连绵高耸的土堆上。这里，便是春秋时的钟离

子国都城遗址。一位老人在作遗迹介绍，他身边

围拢了一群人，有的还在飞快地记录。我站在远

处，一个字也没有听清。在我们站立的地方，除了

田野就是田野，玉米粱黍一大片一大片的，发出窸

窸窣窣的声响，像絮絮叨叨的低语，又像是远古人

们劳作的歌谣；像无数刀枪剑戟的厮杀，又像是无

数只小兽在里面奔跑。你定睛，你侧耳，草际鸣蛩

处，白墙黑瓦的村庄，篱落飘香，绿叶正删芜就简，

没有喧嚣，少有行人。我慢慢走下斜坡，走向一片

金色的稻田，一台收割机正隆隆碾过，那个坐在高

高车顶上的人，笑容像是风俗长卷里一幅生动的

木刻。

古钟离城，当地的老百姓称为“霸王城”。据

传楚汉相争时，项羽兵败垓下，南渡淮河，曾于城

外休憩，稍事便从数百骑夜驰阴陵（定远）。所谓

“霸王城”，大约是缘于人们用来纪念一代枭雄于

此歇马的史实罢了。

钟离古国北临淮河，历史遗迹尚未彻底消失，

废弃的城廓遗址依然十分清晰，延绵起伏的高大

土垄早已改为陂田，走在风中，山野与庄稼成熟的

醇香一阵阵扑面而来。

凤阳有湖
月明湖与花园湖距离钟离古城遗址都甚近，两座

湖犹如两块碧绿的翡翠，给已经远去六百多年的大明

皇城于雄浑厚朴之中增添了几许阴柔明媚。月明湖产

蚌，每逢清辉泻玉，又圆又大的白色湖蚌便浮出水面竞

相嬉游。“月夜蚌出明似霜，月明湖内水茫茫”，月明湖

产蚌亦产神话。偶一低首，却见岸边蓼花摇曳，蒲芦盛

开，一湖的水草与芡实相勾连，月明湖，当然亦是可以

生长《诗经》与《楚辞》里的许多植物的罢？

芡实因形似鸡冠，故俗称“鸡头米”“鸡头莲”。《本

草纲目》记：“芡茎三月生，叶贴水，大于荷叶，皱纹如

毂，蹙衄如沸，面青背紫，茎叶皆有刺。其茎长至丈余，

中亦有孔有丝，嫩者剥皮可食。”鸡头米五六月生紫花

或白花，花开向日结苞，外有青刺，如猬刺及栗球之

形。花在苞顶，亦如鸡喙及猬喙。剥开内有斑驳软肉

裹子，累累如珠玑。壳内白米，状如鱼目。深秋老时，

泽农广收，烂取芡子，藏至囷石，以备歉荒。其根状如

三棱，煮食如芋。

花园湖北端的进洪闸即将竣工，很是壮观，它是

淮河干流行洪区调整和建设的宏大建筑之一。人走在

桥上，显得渺小极了。卧牛湖即凤阳山水库。有诗曰：

“群山莽莽锁重关，碧水其间自在眠。”抵达时，正值正

午，偌大的森林公园几无游客，鸟语、湖水、草木、阳光，

一切皆极其安静而美好。

凤阳的湖，各美其美。

淮水汤汤
轮船驶入凤阳港时，残阳已西斜，水天之间，光影

浮动，瑞相万千。如果说观湖令人心旷神怡，游淮河

则给人更多的回溯与思考。淮河，流经凤阳全境一百

多里程，若从空中俯瞰，它就是一条青碧的缎带，在北

中原大地上蜿蜒流动。船行水中，浪花轻拍堤岸，仿

佛是从水底传出的嗟叹之声，那嗟叹是为中华民族五

千年的文明史，为淮夷大地古老的文明，为堤岸之间

保存完好的梁城墙，为忙碌有序的凤阳港，为悠闲划

着舢板的撑船人。

一湾逝水静静东流，行驶中的轮船有些微的颠簸，

两岸景物在清晰与朦胧中不断交替。这样的情境，总

会把人的思绪扯得很远。人类逐水而居，河流也孕育

和滋养了古代文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提

出过一个命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老子说：

“上善若水。”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荀子

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世界文明长河中，这都是先哲

们留给后人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今，有多少人把“上善若

水”挂在自己的书房，有多少人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铭记于心。

河风轻缓，这是上古的风么？上古是老庄的时

代，是孔孟的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都产生于淮河流域。我想起凤阳的鼓楼上，端挂的

“万世根本”四个大字，即使太祖皇帝梦想他的江山

社稷长存万世，但那是怎样的一个痴妄。

经典咏流传，一群贵州山村的孩子，

把袁枚的诗《苔》唱进了国人的心里。诗

中的苔即是苔藓，一种小型的绿色植

物。苔藓植物在乡村随处可见，并不是

稀罕之物，然而就是如此平凡之物，在古

代被诗人们拿来反复利用，借物抒情，苔

花、青苔、苍苔、碧苔、绿苔、紫苔……一

一入诗来。

清·袁枚《苔·其一》：“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不宜生命成长的地

方，苔藓却长出绿意来，凭着坚强的活力，

焕发青春的光采。苔花如米粒般细小，也

能像牡丹一般开放，结出种子，繁衍后代，

便是生命的胜利——世界并非仅为少数

天才和英雄而存在的！

苔藓属于低等的植物，并不开花，也

无种子，以孢子繁殖。我在故乡的老屋墙

根下曾看到过它的孢子，比米粒还要细

小，在更加纤细的茎部顶端摇曳，我借用

专门的微距镜头拍下了这些神奇的微观

世界，酷似一片小森林。所以，我想诗人

袁枚所说的苔花并非真的花，而是对青

苔、苔藓的代称，或者，是诗人把苔藓的孢

子误认为是它的花。抑或诗人只是从古

代的诗作中借用了“苔花”一词而已。

在古诗中，“青苔”一词出现的频率

最高，大多用来表达清冷、孤寂、失意、落

魄的心境。如，唐·顾况《听角思归》：“故

园黄叶满青苔，梦后城头晓角哀。”唐·白

居易《秋雨中赠元九》：“不堪红叶青苔

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袁枚的《苔·其二》

写的也是青苔：“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

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这一首的

意境更加深远。

唐·王维《鹿柴》：“返景入深林，复照

青苔上。”太阳的一抹余晖返入深林，又照

到林中的青苔上。深林，本来就幽暗，林

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深林的不见阳

光。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

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

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

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一味的幽暗

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

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

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

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

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返景”，不

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之

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更漫长的幽暗。

苍苔也就是青苔，古汉语中，“苍”有

“青，深青色”的意思。唐·李白《庐山谣

寄卢侍御虚舟》：“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

行处苍苔没。”闲时观看石镜使心神清净，

谢灵运的足迹早被青苔掩藏。人生无常，

盛事难再，李白不禁油然产生寻仙访道思

想，希望超脱现实，以求解决内心的矛

盾。唐·李白《冬日归旧山》：“白犬离村

吠，苍苔壁上生。”由于离居时久，诗人居

所已成雉飞、猿啼、鼠走、兽奔之地，诗人

难以掩饰的叹惋之情表露无遗。

苔藓并非都是青色、绿色，也有紫

色。晋·崔豹《古今注》：“空室无人，则生

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我年前去往

胡适故居所在的安徽绩溪县上庄古镇，在

一座古宅的窗户下，恰巧看到一片紫苔，

并随手拍了下来。红棕相间，十分难得。

南北朝·沈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

车中作》：“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宾

阶客位，到处长满苔藓，写出宅第萧条荒

凉，无有造其门者。

古代人大多脚穿木屐，踩在青苔上

会留下屐痕，令人心疼。诗人多情，所以

古诗中常有关于青苔屐痕的描写。宋·叶

绍翁《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

柴扉久不开。”也许是园主担心我的木屐

踩坏他那爱惜的青苔，轻轻地敲柴门，久

久没有人来开。

小小青苔，成了诸多古诗的灵魂或

意境，沉浸其中，竟韵味无穷了。

我一入伍，正好赶上全军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大兴培养军地两用人

才战略。按照指示，全军官兵要经过严格的军事、政治、文化、体能和民

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成为具有保卫国家和生产建设两套本领。在这

一战略下，当时部队创办了各种各样的夜校和培训班，有学养殖种植

的，有学无线电修理的，有学汽车维修的，也有学烹饪技术的……和我

一同入伍的一些战友，有的当了三年兵，学会烧窑制砖瓦技术；有的还

练就出一手好瓦工的绝活，不夸张地说，有几个战友当时就可以自己盖

个两层楼，一点不在话下。

我那时被调到团政治处专门学习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算是名副

其实的“两用人才”。业余时间，不少营连举办写作类的培训班，还经常

邀我去“客串”一下，给他们当教员。后来我从野战军调到武警部队第3

年，也就是1987年5月，全国武警部队在合肥召开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现

场经验交流会。我被抽去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一布展就把我给振奋

了!一个兵团级单位召开一个现场会，就有13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自

为会议挥毫题词，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的重视与关怀。在布置两用人才成果展示的几

个大厅时，更让我惊讶和刮目相看的是，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硕果累累。

有不少人才在当时，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是出类拔萃的顶尖

人才：有的根雕技艺都超过一些艺术大师，有些铁画烙画水平比一些名

家毫不逊色，有的成了名律师，有的还搞了一些科技小发明、小创造

……这些作品，要不是亲眼所见，绝对不会相信这些美妙作品和科技发

明，都真真切切地完全出自基层执勤第一线一个个普通官兵之手。

军队，人才济济!我也从中真正领悟到“军队是所大学校、大熔炉”

和“军队是培养和锻造人的地方”，这两句话的内涵与真谛。我在为之

感到震撼的同时，也曾暗暗地下着决心：一定要为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

才工作尽一份微薄之力。打这年起，我每年都要为全省武警部队举办

一期报道员培训班，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全省武警部队报道员培训撰写

出《军事新闻学步》的教案。十几年时间，先后为全省武警部队培训报

道员300余人。其中，有20多人在部队提拔成干部，先后有5人走上领

导岗位，有3人退伍回乡被地方报社破格录用当上了编辑记者。更没想

到的是，我还居然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出任武警安徽省总队宣传处长期间，主管全省武警部队培养

军地两用人才工作。为切实抓这项工作，我始终坚持以军队建设需要

为统揽，侧重在军用与民用上寻找切入点、突破口，分层次、分对象、有

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干部重点是本科以上学历继续教育，士官注重大

专学历继续教育，士兵侧重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组织他们学习现代科学

知识和技术，学习经济建设技能，广开学习门路，激励他们求知成才，增

强军地两用本领。2000年至2003年间，每逢临近老兵退伍前夕，我都

会请各支队出面邀请当地一些知名企业来部队，开展“进警营招聘优秀

退伍军人”活动，从而形成了“育才、荐才、用才”良好机制。

苔花比米小，也入古诗来
□ 合肥 朱晓奎

两用人才
□ 合肥 日月


